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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尤三姐
刘晓蕾

第 65 回， 贾琏偷娶了尤二姐， 在

外面置办了房子。 贾珍打听着贾琏不

在， 便过来看望两个姨妹。
贾珍、 尤二姐和尤三姐、 尤姥姥

四人一起吃酒。 “尤二姐知局， 便邀

他母亲说： ‘我怪怕的， 妈同我到那

边走走来。’ 尤老也会意， 便真个同他

出来， 只剩小丫头们。 贾珍便和三姐

挨肩擦脸， 百般轻薄起来。 小丫头子

们看不过， 也都躲了出去， 凭他两个

自在取乐， 不知作些什么勾当。”
这是庚辰本里的一段， 尤三姐和

贾珍之间， 妥妥的不清不楚。
程乙本却是另一个样子：“二姐儿

此时恐怕贾琏一时走来 ， 彼此不雅 ，
吃了两钟酒便推故往那边去了。 贾珍

此时也无可奈何， 只得看着二姐儿自

去。 剩下尤老娘和三姐儿相陪。 那三

姐儿虽向来也和贾珍偶有戏言， 但不

似他姐姐那样随和儿， 所以贾珍虽有

垂涎之意， 却也不肯造次了， 致讨没

趣。 况且尤老娘在旁边陪着， 贾珍也

不好意思太露轻薄。”
只有二姐离开， 尤老娘却留下了，

三姐就这样被洗白了。 作者还怕我们

误会， 又忙不迭解释她和贾珍只偶有

戏言， 不像尤二姐那样 “随和”。
不只这一处， 类似的改动不少。
二尤是贾珍的太太尤氏的娘家妹

子， 但并无血缘关系， 她俩是尤老娘

再 嫁 带 来 的 。 因 贾 敬 死 了 ， 家 中 无

人， 尤氏便接了她们来照看。 “贾蓉

听 见 两 个 姨 娘 来 了 ， 便 和 贾 珍 一

笑。” 笑得十分暧昧 ， 呼 应 了 二 人 与

尤 氏 姐 妹 “麀 聚 之 乱 ” 之 说 。 但 程

乙 本 改 为 “喜 得 笑 容 满 面 ” ， 暧 昧

气 息 荡 然 无 存 。
贾蓉迫不及待地来看望两位姨娘。

跟尤二姐挤眉弄眼， 说我父亲正想你

呢， 尤二姐拿起熨斗打， 贾蓉抱头滚

到她怀里求饶 ， 尤三姐便上来撕嘴 。
程乙本改成 “尤三姐便转过脸去”， 好

像看不得这场面。
程乙本一心一意要把尤三姐改成

清白无辜的少女 ， 一句也不肯放过 ，
凡有三姐 “淫荡” 嫌疑的， 通通漂白

处理。
程乙本为何要洗白三姐？ 白先勇

先生给了答案： “如果尤三姐跟贾珍

本来有染的话， 那么尤三姐后来的行

事根本不能成立。 如果尤三姐已经失

足了， 还有什么立场再去骂他们？” 他

觉得， 一个失足女性是硬不起来的。
这背后有鲜明的道德立场， 跟续

书一脉相承。 比如， 后 40 回让宝玉跟

贾代儒读道德文章， 教巧姐背 《列女

传》， 让黛玉说科举清贵， 鼓励宝玉读

书入仕……妥妥的正牌儒家， 怎么可

能去赞美一个失贞少女？
曹公却没有道德的枷锁。 他只是

写人， 写三姐和贾珍挨肩擦脸， 百般

轻薄； 写她无耻老辣， 搂过贾琏就喝

酒 ； 写她站在炕上 ， 指着贾琏笑骂 ：
“你别油蒙了心， 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

上的事。 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 你们

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取

乐， 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 “将姐姐

请来， 要乐咱们四个一处同乐。 俗语

说 ‘便宜不过当家’， 他们是弟兄， 咱

们是姊妹， 又不是外人， 只管上来。”
这是放浪， 是脂砚斋说的 “醍醐

灌顶大翻身大醒悟 ”， 也是彻骨的 悲

凉： 原来你们一直把我们当粉头！ 如

今后悔也没用， 将来如何， 我不知道，
但我再也不想当过去的我了！

三姐到底跟贾珍是什么关系？ 曹

公没明写 ， 但她跟姐夫确实有问题 。
不必猜测其原因， 因为人性既复杂幽

微， 也脆弱不堪，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

事。 人生的翻转， 也往往只在一念间。
然而， 贾琏和贾珍如此明晃晃的

无耻， 仿佛一道闪电， 照亮了她， 她

猛然看见了自己， 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这一刻， 她幡然醒悟， 这一刻， 由此

充满人性张力。 三姐生命中最耀眼的

时刻， 不是自杀瞬间， 而是这一刻。
而这样的时刻， 我们是熟悉的。
彩 云 偷 了 王 夫 人 房 间 里 的 玫 瑰

露， 拒绝承认， 宝玉替她瞒赃， 她却

红了脸， 羞恶之心感发： “如今我心

不忍， 姐姐带了我回奶奶去， 我一概

应了完事 。” 如此肝胆 ， 宝玉也深 为

敬佩： 彩云姐姐果然是正经人！ 抄检

大观园， 丫鬟司棋和表哥潘又安的情

书被查到， 其状可危， 可 “司棋低头

不语 ， 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 ”。 金 钏

为何自杀 ？ 为何如此刚烈？ 因为不堪

受辱， 因为尊严。
在 《红楼梦》 里， 尊严比生死都

重要 。 生命中总有一些不可以 狎 昵 、
不容许乱来的东西。 有时它会被忽视

或遗忘， 但总会在某个时刻呼啸而至，
一下子击中我们。

然而， 三姐醒悟了， 却无路可走。
她开始报复： “这尤三姐松松挽

着头发， 大红袄子半掩半开， 露着葱

绿抹胸 ， 一痕雪脯 。 底下绿裤 红 鞋 ，
一对金莲或翘或并， 没半刻斯文， 两

个坠子却似打鞦韆一般 ， 灯光 之 下 ，
越显得柳眉笼翠雾， 檀口点丹砂。 本

是一双秋水眼， 再吃了酒， 又添了饧

涩淫浪 ， 不独将他二姊压倒 ， 据 珍 、
琏评去， 所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
皆未有此绰约风流者。”

谁见过这样的女子？
中国传统文学里， 也不乏另类女

性， 比如青楼女子， 但没有这样的放

浪形骸。 为何？ 因为传统作家要让她

们从良， 挖出她们的纯洁， 用浩然正

气把她们收服。 《聊斋》 里的狐狸精，
不也通通被读书人招安了吗？

他 们 心 中 横 亘 着 一 把 叫 道 德 的

尺子 。
但伟大的文学， 不是道德的地盘，

而是人性的世界。
伟大的作家忠于的是人性， 而非

道德， 所以曹公笔下的尤三姐， 是复

杂 的 ， 多 层 次 的 。 而 程 乙 本 作 者 是

“道德家”， 看不见道德之外才有广袤

的人性， 所以拼命为三姐洗白。
道德家不会理解哈代为何把他的

《德伯家的苔丝》， 特意加上一个副标

题 “一个纯洁的女人”； 不理解福楼拜

写 《包法利夫人》， 写到爱玛死的时候

失声痛哭： 她死了， 我的爱玛死了。
但曹雪芹一定懂得。
在他笔下， 跟公公贾珍不清白的

秦可卿， 温柔可亲， 做事可靠， 贾府

上下都喜欢她， 临死前更是托梦给凤

姐， 见识碾压所有人。 他还让贾琏娶

了尤二姐， 对她的过往既往不咎， 这

个爱偷鸡摸狗的男人， 也有了闪光点。
所以在曹公笔下， 三姐大红袄子

葱绿抹胸， 半开半掩， 十分惊艳， 一

对金莲， 更是充满诱惑。 程乙本道德

感太强， 把 “一对金莲” 删了。
贾珍贾琏被 这 样 的 三 姐 吓 到 了 ，

一句响亮话也说不出来。 这是三姐的

主场。 她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洒落一番，
对二人尽情嘲笑取乐， 闹腾累了， 就

撵走二人， 自己关门睡觉。 “竟是他

嫖了男人， 并非男人淫了他”， 这句话

程乙本自然不能留。
此后， 尤三姐不是痛骂贾琏、 贾

珍和贾蓉， 就是 “作出许多万人不及

的淫情浪态来”， 哄得对方垂涎欲滴，
却又近身不得。 她对尤二姐说： 姐姐

你糊涂！ 咱们金玉一般的人， 白叫这

两个现世宝玷污了去！ 再说， 他家的

女人极其厉害 ， 将来不知谁生 谁 死 ，
索性不让他们好过！ 她天天挑拣吃穿，
或不称心， 连桌一推。 不论绫缎新整，
用剪刀剪碎， 撕一条， 骂一句。

这是疯狂， 是报复， 更是深深的

无助和悲哀。
二姐为她的未来发愁， 她告诉姐

姐， 自己看上了柳湘莲。 五年前， 他

曾在三姐老娘家唱过戏， 当时客串的

是小生。
一切都刚刚好： 贾琏遇到柳湘莲，

说定， 对方拿出传家宝鸳鸯剑做定礼。
三姐把剑挂在床头， 喜之不尽， 自认

终身有靠。
然而， 当柳湘莲得知三姐是贾珍

的小姨子后， 后悔不迭：“你们东府里

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 只怕连猫

儿狗儿都不干净。 我不做这剩王八！ ”
他来找贾琏， 借口姑妈已替自己说了

亲， 而鸳鸯剑是家传， 得要回来。 三

姐听见， 泪如雨下： 还你的定礼！ 她

挥剑自杀了。
曹公如此喜爱三姐， 她死了， 他

这样感叹 ： 可怜 “揉碎桃花红 满 地 ，
玉山倾倒再难扶”！ 她倒下， 如玉山倾

倒 ， 她 的 鲜 血 ， 像 满 地 花 瓣 散 落 。
《世说新语》 喜欢用 “玉山” 来形容魏

晋名士， 洁白通透， 玉色莹然， 是对

人格至高的赞美。
他写三姐慧眼识宝玉。 兴儿八卦

宝玉， 说他糊涂， 没刚性， 不像主子

爷们。 二姐信然， 但三姐说： 别信他

胡说。 宝玉行事言谈吃喝， 原有些女

儿气， 人却一点也不糊涂。
她说那日和尚过来绕棺， 他站在

里头挡着人， 说怕和尚的气味熏到我

们。 婆子拿了他用过的杯子倒茶给姐

姐 喝 ， 他 让 洗 了 再 拿 来 。 他 这 个 人

在 女 孩 子 面 前 都 很 好 ， 只 是 别 人 不

懂罢了 。
她知道凤姐不好惹。 尤二姐心满

意足之时， 她警告她： 不知将来谁生谁

死。 二姐辗转受苦， 她在梦中手捧鸳

鸯剑而来， 劝她杀死凤姐， 一同归于

警幻。 二姐还抱有侥幸之心， 她长叹

而去。
三姐该是大观园里的人呐！ 她有

晴雯的嘹亮， 有探春的英气， 有凤姐

的霸气， 美貌也不比钗黛差， 甚至有

她们没有的妖娆。
红楼二尤、 秦可卿的故事， 原本

是 属 于 《风 月 宝 鉴 》 的 ， 最 终 成 了

《红楼梦》 的一部分。 抽去她们， 于书

似无碍， 但有了她们， 却多了几分烟

火气， 几分凄美。
三姐死后， 柳湘莲扶棺大哭： 原

来尤三姐这样标致， 又这等刚烈， 自

悔不及。 默默出神中， 见尤三姐从外

而入， 泣道： 不想君冷心冷面， 妾以

死报此痴情。 妾今奉警幻之命， 前往

太虚幻境， 前来一别， 从此不能相见。
柳湘莲拉住她 ， 她说 ： “来 自 情 天 ，
去由情地。 前生误被情惑， 今既耻情

而觉， 与君两无干涉”。 程乙本又做了

手脚， 删去了这一段。
于是， 程乙本里的尤三姐， 是一

个贞洁烈女， 冰清玉洁， 爱柳湘莲不

得， 拔剑自刎。
在 庚 辰 本 里 ， 尤 三 姐 却 是 一 个

英雄 。
她有黑历史， 但一旦决心告别过

去 ， 从此为自己负责 ， 就 爱 憎 分 明 ，
慷慨磊落。 她发誓等柳湘莲， 若等不

到， 就出家修行。 并将一根玉簪击作

两段： “一句不真， 就如这簪子！” 从

此洁身自好。 如此大翻转， 格外有力，
唯英雄能如此。

有人说她把贞操看得太重， 是被

自己的愧疚杀死的， 到死没走出男权

文化的藩篱。 非也非也， 她不胶柱鼓

瑟 ， 否则就不会一心要嫁 柳 湘 莲 了 ，
被男权击垮的女性不敢追求爱。

她是一个英雄。 以为柳湘莲也是

一个英雄， 以为她和他， 可以一起打

马跨过草原， 走过生命的沼泽， 奔向

更广阔的未来。
事实上 ， 柳 湘 莲 也 是 《红 楼 梦 》

里最有侠气的男人。 他冷心冷面， 怒

打薛蟠， 逃走他乡。 后来又飞驰而来，
解救落难的薛蟠 ， 还与其 义 结 金 兰 。
英 雄 爱 美 女 ， 他 的 理 想 便 是 娶 一 个

“绝色的女子 ”。 而尤三姐不仅绝色 ，
而且风情万种。 可惜， 柳湘莲只是看

上去像英雄而已。 不过， 也不必苛责，
他是凡人， 有自己的荣耀， 也有自己

的局限。
最 后 ， 三 姐 自 己 做 了 英 雄 。 英

雄 之 死 ， 不 是 因 为 某 个 人 ， 而 是 因

为 穷 途 末 路 。 所 以 ， 她 说 ： “与 君

两无干涉 ！”
戚本第 66 回后有批语： “（尤三

姐 ） 能 辨 宝 玉 ， 能 识 湘 莲 ， 活 是 红

拂 ……一流人物 。” 蒙 本 回 后 也 有 总

评： “尤三姐失身时， 浓妆艳抹凌辱

群凶 ； 择夫后 ， 念佛吃斋 敬 奉 老 母 ；
能辨宝玉能识湘莲， 活是红拂文君一

流人物。”
可 惜 ， 三 姐 是 红 拂 ， 却 等 不 来

李 靖 。
英雄孤独而死。
最后来个插曲。 庚辰本写三姐拔剑

自刎， “湘莲反不动身， 泣道： ‘我并

不知是这等刚烈贤妻， 可敬， 可敬！’”
而程乙本是这样的：“湘莲反不动

身， 拉下手绢， 拭泪道：‘我并不知是

这等刚烈人！ 真真可敬！ 是我没福消

受。 ’”
两个尤三姐， 你觉得哪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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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过后 ， 上山的次数越来越多 。
我和奶奶从小娃坟上去， 往北转到瓦厂

后面， 从我家的两块山地边朝上走。 地

边 有 几 株 很 大 的 茴 香 ， 根 有 手 腕 那 么

粗， 此时已经绿了， 有些枝头早早开出

伞状的黄色小花 。 茴香边是一条小路 ，
小路往南， 是一片慢坡。 慢坡上长满藤

蔓， 贴地的褐色藤上撑出椭圆绿叶， 粗

糙， 硬实， 翻过来看， 叶底有些红色虫

囊。 若把叶子掀开， 则可以看见一些紫

的、 小小的圆果。 这就是地石榴了。 还

没熟呢， 要到中秋前， 这些小小的果实

大了扁了软了 ， 颜色淡了 ， 呈橘红色 ，
才算是熟透。 那时若站在此地， 定会被

馥郁的果香包围的。 不过， 现在是什么

也闻不到的。
穿过慢坡往上走， 到了水沟边。 是

一条干沟， 只有插秧种麦时， 才会有水

从 远 远 的 水 库 流 过 来 。 干 沟 边 有 不 少

树， 松树、 洋草果树、 乌桕树， 若沿着

干沟往南， 到水利科那儿， 会有一棵高

大的 “楂窝果儿树 ”。 好多年来 ， 我一

直想弄清楚那是什么树， 只搞清楚是榕

树的一种 。 楂窝果儿树会结很多果子 ，
不结在枝头， 而是像菠萝蜜那样结在枝

干。 果实和地石榴有些仿佛的， 成熟的

时间也差不多。
此 时 ， 我 和 奶 奶 不 往 水 利 科 那 边

走， 而是径直上山。
不多久， 走进一个山坳。 左手一座

山， 右手一座山， 我们走在两座山之间

的小路上。 小路两侧挤满解放草， 我们

硬生生闯过去后， 浓郁的草汁气息散泛

开。 抬头看天， 天蓝得滴水， 大朵大朵

湿漉漉的云彩明晃晃地悬着。 冲天上大

吼一声， 喊声撞得云彩摇来晃去。 一只

鹞 鹰 正 在 天 上 稳 稳 地 移 来 移 去 。 奶 奶

说 ， 小 鹞 鹰 要 下 来 抓 小 鸡 了 ！ 我 盯 着

看， 脖子发酸了， 仍然只见它在蓝得瘆

人的天上移来移去。 再看两边的山， 左

手的松林茂密幽深， 右手的有不少地方

被 辟 成 梯 地 ， 地 里 依 稀 可 见 忙 碌 的 身

影。 我一向是喜欢右手的山的———
那原是陡直的山坡， 几十年前才被

开成梯地， 种红薯、 洋芋或者玉米。 一层

山地到下一层山地之间， 有两米来高的直

坡， 几十层山地， 远远望去， 是一座巨大

的阶梯。 我有时候臆想， 自己变成个巨

人， 一级一级朝上走， 很快便到山顶了。
此时， 我倒是更愿意自己是自己， 巨大

了， 便看不到那山地之间的东西了。
白白的一丛一丛， 那是映山白开了；

红红的一丛一丛， 是映山红开了。 奶奶

给我讲过映山红和映山白的故事， 两姐

妹如何如何， 如今是全然忘却了。 更有

那黄黄的一丛一丛， 是黄果儿熟了！ 远

远望见了， 我总是要飞奔过去的。
所有山里的野果子中， 黄果儿带来

的欢乐是最为盛大的。
蓓蕾小珍珠似的缀在枝头， 春风几

阵， 雨水几分， 小珍珠吐出纤巧的白色

花 瓣 ， 不 消 几 日 ， 花 瓣 雪 片 般 落 到 地

上， 凸出一个个绿色球状聚合果。 阳光

几时， 暑气几日， 黄果儿黄了， 几乎膨

胀了一圈 ， 轻轻捏一捏 ， 暄腾又多汁 。
太 阳 好 的 时 候 摘 下 ， 吃 到 嘴 里 还 热 乎

着， 酸味不见了， 甜在嘴里漫延， 是阳

光的味道。 如果长久没人光顾， 这些小

小的黄色果儿， 是会掉落地上的。 据说，
长虫会守在黄果树底， 抬头， 张嘴， 坐

等黄果儿落 。 很多人说是亲眼见过的 ，
怎样粗的蛇， 怎样盘曲着， 又是怎样差

一点儿没发现， 发现后是如何被惊吓得

三魂七魄飞散……我怀着惊惧， 每到一

株黄果树下， 便低头在枯叶间搜寻， 却

是从未见过。
有时候和奶奶， 有时候和同学， 提

了摘黄果儿专用的竹编小篮子， 或者拎

一只红色塑料小桶来到梯地这儿。 不多

时， 便可满载而归。 摘黄果儿， 我一向

算得一把好手， 大概是因为我不怕黄果

树上的刺吧 。 黄果儿好吃 ， 可惜有刺 。
那刺是生满了黄果树全身的。 我却并不

怕， 手掌手臂划上几道血口子， 也要把

手长长地伸向那远远的枝头的。 那时候

我经常赤脚， 哪怕是上山摘黄果儿也不

例外。 两只脚底板， 早就磨得坚硬如铁

了。 看到那匍匐向山崖的黄果树， 我甚

至要两只脚踩住长满刺的主干， 毫不犹

豫地朝满枝头的黄果儿探出身子去。
很多时候， 还得往更高的山里更深

的林里走。 远远看见黄果树， 跑上去摘

一通； 看不见， 大可以看山看树看天看

云。 满眼是发芽的树、 抽叶的草， 还有

不少野果， 譬如山麻雀饭果儿、 盐肤木、
白酒果， 但我们不会过多停留。 我们往

前走着， 顾不得蜘蛛网撞到脸上———忙

乱间瞥见一只怀孕的蜘蛛惊惶不安地沿

树干逃窜。 忽地， 一只灰兔跃出又蹿进

草丛里了。 另一边， 一只野鸡咯咯飞出

草窠， 五彩的翅膀在春日里格外艳丽。
有一次， 我们装满小桶， 且吃够了

才往回走。 忽然， 一棵黄果树毫无征兆

地出现在不远处的草坡上。 从没见这样

的黄果树， 无所依凭， 心无旁骛。 快步

走近看， 它有我一人半高， 主干杯口粗，
枝桠像一柄伞一样收拢， 一颗颗又大又

熟的黄果儿珠玉般镶嵌其间。 在它旁边

坐下， 看草地静静蒸腾着热气， 四围的

松树都退得远远的。 它会说话吗？ 我有

些怀疑。 最终， 别无他法， 我们只能倒

掉桶里的黄果儿， 重新摘了全部这棵树

上的。 这样的好运气是不多的。 有时候，
春天也会忽然吹来一阵大雨。 忘记那次

我是怎么独自上山了。 狂风骤起， 雷电

突袭， 我飞奔下山， 雨越下越大， 天越

来越暗 ， 树林变得鬼影憧憧形迹可疑 ，
路仿佛被下了咒语， 总在脚下延伸个不

休 。 很快竹叶帽不管用了 ， 被我扔了 ；
很快凉鞋不管用了 ， 被我脱了攥手里 ；
很快我摔了一跤， 桶里的黄果儿全撒了。
什么都顾不得了， 我一手拎空桶， 一手

拎凉鞋， 孤魂野鬼般朝家里奔。 回到家

里 ， 我几乎是全然虚脱了 。 偶然发现 ，
桶里竟还剩几十颗黄果儿， 我差点儿哭

出声……
时间来到本文开头这一天， 我十二

岁了， 就要到镇上读初中了。 我和奶奶

沿着山坳朝山里走。 走过梯地， 走过五

四家坟， 走过新山， 从豺狗洞洼子经过

也没停留。 奶奶指着山底那一大片乱乱

的荆棘林说， 二三十年前， 豺狗从村里

叼走了人， 就钻进里面吃……我们要一

直走， 走到大水潭去。 从小听说奶奶讲

大水潭 ， 却从没去过 。 不知走了多久 ，
大概到中午了吧？ 奶奶说， 到了。 到了

吗？ 我朝前小跑一阵， 看到无数黄果树。
一棵一棵， 一律清清爽爽朝上长， 依傍

着松树， 却又不全然靠近。 只要爬到松

树上， 就能摘到那一颗颗汁液饱满的黄

果儿。 我爬到树上去摘， 奶奶则站在树

下摘。 忽然， 我发现了什么。
这儿不是大水潭吗？
是哦， 就是大水潭。
怎么没水呢？
我和奶奶分开黄果树 ， 分 开 松 树 ，

分开野草———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个巨大的

干涸的深潭。 不知道多少年没见过一滴

水了， 潭底皲裂， 裂缝间塞得进一个拳

头， 每一条裂缝都弯弯曲曲绵延几十米。
一些瘦瘦的席草蔓生其间 ， 太阳底下 ，
迎着细细的风。 以前一直听奶奶讲， 大

水潭里有条老黑龙的。 我问奶奶， 龙也

会像长虫那样 ， 张着嘴等黄果儿吃吗 ？
奶奶没回答我。

水呢？ 奶奶说。
三两步跑蹿而下， 顾不得被杂草划

伤， 我奔跑在曾经大水汹涌的地方。 水

呢水呢？！ 我大声喊， 像是失落又像是兴

奋。 声音撞到四围的山林又撞回来。 扒

住裂缝朝地底下看， 黑咕隆咚看不到底，
喊一声， 竟能听到回声。 我吓得一哆嗦，
慌慌地离开 ， 继续跑 ， 跑得浑身大汗 ，
汗如雨下， 才找到一片完整的地面躺倒。
仰面望见， 镶着金边的光闪闪的云， 无

声地飘到山那面去了。 最后一次， 那是

我和奶奶一起， 爬上那座大山。

天都峰
阮文生

石级挂下 。 似乎 “哗 ” 地一下贴

壁来的， 风卷了卷么 ？ 落定岩崖 ， 天

门坎边的草叶小小地乱了 。 粗粗的绳

子 抓 紧 了 ， 七 上 八 下 的 心 跳 才 稳 实 。
记得第一次爬天都峰扶手是铁的 。 二

三十年的时光， 从铁硬到绵软 ， 从冰

凉到和柔， 多少烟云远去了 ， 记忆还

是那么牢靠、 蔚蓝、 悠长。
陡直上台阶了 。 汗水晶亮地往下

挂， 我们真实了秋天的景象 。 坡面和

身 体 的 夹 角 几 乎 没 有 了 ， 呼 吸 变 重 ，
脸也和山上的一种植物一样———贴壁

红了。 手脚被特写 ， 绳子石级在编织

稠密的人气。 别人的相机里有我的样

子， 我的拍摄里布满陌生的微笑和喊

叫。 方正的小石头补一起 ， 一种用心

在花一样地开放了 。 不能太急 ， 踩稳

踩准点， 面对规规矩矩的石级 ， 坚决

服从高低长短的节拍 。 石的韵律是黄

山人最先听到的， 高妙的音线给画下，
用锤子、 用凿子 ， 还用躬着的腰 。 小

平台上的条石精致紧凑 ， 安排得也是

时 候 。 汗 水 透 湿 了 自 己 ， 歇 一 歇 吧 ！
让大山碰碰有点僵的肌肉 、 意识 、 节

奏， 发点响声也好 ！ 人潮涌动 ， 黄山

人最懂得石的深浅宽窄 ， 一些急骤的

缓慢的攀登才好容纳 。 玉上的精雕细

刻 呢 ！ 少 了 不 到 位 ， 多 了 消 费 不 起 。

说寸石寸金不过头 ， 金子可以淘 ， 而

黄山石不再生。
从黄山地质博物馆知道 ， 山上的

花岗岩， 分成太平花岗岩体 ， 黄山花

岗岩体， 狮子林花岗岩体 。 在侏罗纪

（距 今 19500 万 年 至 13700 万 年 ） 和

白 垩 纪 （距 今 13700 万 年 至 6700 万

年 ）， 地 球 发 生 了 造 山 运 动 ， 太 平 洋

板块的冲击和挤压是活跃的 ， 以人类

的 计 时 方 法 来 看 ， 真 是 漫 长 又 惊 人 ，
但 它 们 有 力 度 有 思 绪 有 方 向 。 终 于 ，
高大美妙的花岗岩从地底和暗黑中出

现， 晨光照亮了梦想和彩云 ， 奇迹幻

化了大地的容量和景象。
松树 ， 飞瀑 ， 云絮 ， 鸟鸣 ， 这些

花岗岩增生了天地间多少光华。
我们继续兴趣盎然地爬着 。 光凸

的 大 石 突 出 鲫 鱼 背 ， 已 经 在 悬 崖 峭

壁 经 历 一 番 感 受 ， 力 气 在 消 减 情 绪

在 放 缓 。 没 想 到 情 形 大 变 ， 石 块 奋

起， 搭建更诡谲 ， 路偏出绝壁又翻上

悬 崖 ， 那 些 石 块 就 像 童 话 里 的 材

料———没有搭不出来的形状 ， 只有没

想到的创意。 到了鲫鱼背谁能不惊愕

不 喊 叫 不 害 怕 ？ 风 在 吹 ， 还 在 加 大 ，
抓紧栏绳， 心晃得厉害了 ， 脚步不由

自主地快了。 左右两边没留一点余地

或 草 丛 ， 神 早 想 好 了 ， 全 是 光 溜 溜

的回答 。
我们够高了 ， 可是一只鹰却像一

团设计， 在头顶钉得牢牢的 。 上升的

过程被净化， 鹰在往天空里落实一个

点， 一个带麻褐状态的小旋钮 ， 边上

没杂色， 它也不和斑驳的阻力相纠缠。
看起来鹰真简单 ， 像小孩的加法 ， 加

到了蓝蓝的想象里 。 斜倾的势头 ， 再

次被天空收藏 。 鹰应该是个坚定的高

高在上的信仰 ， 已经和天空一样清爽

阔远了。 天都绝顶不能再前进了 ， 是

鹰把路带走了升高了 ？ 仿佛焦距在旋

动， 石壁和松树更清晰了。
游客和太阳都在忙着下山 。 天都

绝顶只剩几个等待夕辉的人 。 放眼望

去， 玉屏楼 ， 莲花峰 ， 莲蕊峰差不多

朝 着 一 个 阵 势 上 垒 加 石 头 ， 切 磋 线

条， 让大起大落也能绝处逢生 。 那儿

云是飘动的境界 ， 就是虚空也豁出了

看 头 。 平 庸 上 不 了 场 面 ， 宁 缺 毋 滥

啊 ！ 光 光 的 石 壁 上 松 树 活 得 绿 油 油

的。 东边的坡地有茸茸的绿草 ， 质感

从弧面滑出 。 北边倒清爽 ， 南边不断

有雾飘上来 ， 阳光朗朗地照着 ， 有霓

虹在雾里凝聚 ， 倏忽没了 。 佛光 ， 佛

光！ 我叫了 。 虚虚实实里 ， 真相找到

又 丢 了 。 快 七 点 了 ， 西 天 有 了 点 意

思， 照相的人激动得上蹿下跳 。 青山

幽幽的， 潮水般的底线在起伏 。 云絮

里的红是小心的 ， 出来一条边 ， 立马

又缩回。
天都峰简直是个又硬又陡的脾气，

所 有 和 它 相 逢 的 机 遇 ， 都 得 顺 着 点 。
造物主多不容易啊 ， 用了多少时间多

少能量多少精华 ， 才收获黄山 。 坡上

去了， 石级挂下， 一步步地来吧！


